
翻ffi翻朋噩 i炎

在姓
“

潮
”

的文学艺术品种

如潮州戏、 潮州歌谣、 潮州木

雕、 潮州剪纸、 潮州音乐等等之

中， 我以为歌 册是最 有资格姓

“潮
”

的 文 学样式。 戏 曲、 歌

谣、 剪纸 等等， 别地也有 ， 惟独

歌册这名称是只此一家 ， 别无分

店， 更主要的是 作者们专为讲潮

州话的、识字 不多和不识字的底层

妇女
“

量身定做
”

，几乎是用她们日

常使用的语言来编写，不论是用词

和语法结构，都彻底 “ 潮
”

化。以

至只要你是讲潮州话的，哪怕你识

字不多，也可以读懂：你不懂潮州｜

话，哪怕一肚文墨，也很难读懂。所

以，我要移植潮籍画家林墙－篇著

名散文的题目《姿娘，潮州的》，谓

之
“

歌 册 ， 潮 州 的！

关于潮州歌册的起源，据《中

国大百科全书（戏曲·曲艺）》卷称

“ 6潮州歌册
’

传说由元明以来北方

的评话、弹词流传到潮州之后演变

而成。
”

歌册研究专家都持此说，如

林有锢先生在 《潮州讲唱文学初

探》 一文中就说 “潮州歌册从早期

的潮州弹词衍变而来
”

。 马风先生

在《潮州、｜哥大册－一潮汕俗文学的一

宗丰富遗产》中也说
“

潮州歌册是

潮汕俗文学形式中最流行的→种说

唱文学，它是从弹词演变而来。我不

知他们持此说是否来自《中国大百

科全书》，但他们没提到
“

传说
”

二

字，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 用了 “ 传说
”

二字， 显然未能找到歌册由弹词演

变而来的最有力证据。不过，作为一

种地方性的说唱文学， 必然与中原

的说唱文学有关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

我们把日光集中到“歌册
”

这个

特有的名称上来，细究一下，也许对

探索歌册的起源有一 点帮助。林有

锢在《潮州讲唱文学初探》 中说：

。林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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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明清时代， 弹词在潮州非常盛

行。但是，由于演唱弹词须有－定

技巧，且须有一弹拨乐器伴奏， 不

易普及。弹词抄本在传抄中又多有

错漏，不易始终保持完整。 一些注

意民间艺术的文人，着手整理弹词

本子，社会上因而开始出现弹词刻

本。弹词刻本既可供阅读，又可供

朗读，很快就获得了为数众多的读

者，脱离弦乐而单独存在的旧弹词

本子， 遂迅速地在广大城乡传播。

一些文人， 根据读者口味大量编



写这类本子， 扫商见销路甚佳，
也 就大量刻印刊行。这些刻木，

一 般都刻有 ‘全歌 ’ 字样， 如
《刘明珠全歌 》《狄青平 西全

歌》 等等，群众称这些刻本为
‘歌册 ’ ，潮州歌册 就渐渐成为
独立的文学样式 了。 ”

群众为 什么 要称这些刻本为
“ 歌册 ” 呢？ 因为这些刻本一 般

都标有 “全歌 ” 字样：作者为何
要标 “ 全歌 ” 而不是 “ 全集 ”

“全连 ” 之 类呢？因为这 “－ 些
文 人，根据读者口昧 ” 而编写。
那 么，他们在编写时 ，心中 的读
者是谁？当然是广大潮州人， 尤

其是底层 老百姓。这些识字不多
的老百姓的口味是什么？我们可以
推测，因为原来 的弹词须有乐器
伴奏不易普及， 要改 为 不用伴
奏，最现成的可借供鉴、摹仿的
就是老百姓自创白吟的口头文学潮
州 哥大谣 了。

童年时期祖母教我唱歌谣，那
腔调与我昕堂姑唱歌册并没多少区
别，尤其是歌谣《百屏灯》，唱诵法
与歌册就完全→致了。这首歌谣的
每句七字、四句一韵、每 四句换一

韵的形式， 则与歌册完全相同。足
见潮州歌册与潮州歌谣关系之密
切。潮州歌册之由来，可以这样表
述z潮州歌册是潮州立人受弹i司的
启发，在潮州歌谣的基础上发展而
成的→ 种方言叙事长诗。

潮州歌册题材广泛， 以历史
故事和民间故事居多，其宣扬的
又都是爱国家、颂j青官、反封建
礼教 等老百姓关心的主题， 加上
情节生动、通俗易懂以及采用潮
州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因
而大受群众欢迎。在城镇的抽纱

厂 l场， 在乡村 的姿娘仔问， 几乎没
东！有不唱歌册的。 解放前夕我失学

艺｜在家 时 ，偶然读了父亲 的几部藏
术 L 一二一 → 

2007 

的编剧。 潮安的女作 家萧菲大
姐，更是以创作歌册饮誉广东文
坛。饶平的王杏元，其著名长篇
小说《绿竹村风云》 的前身，也
是发表在《工农兵》上的一篇歌
册。应该特别 一提的是我的长辈
乡亲 、著名 农民 诗人李昌松， 他
创作的诗歌大部分可寻到歌册的影
子，我至今可 以随口念出他的扣
歌 《惰虫》 中 不少句子。 如 “ 西
村有个林大江 ，花名叫做林惰
虫， 横直百里算伊惰，狗屎比伊
还更香。” 人家忙着布早田， 大
江却用救济款上市喝酒，归来
时： “ 手提灌肠有 一 球，半搏新
开 老红酒，穿双屉仔略呀略
（略，音读料4 ），头行头唱尺
工六：我大江、龟殊乌自有飞来
虫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政府晤甘
饿死人。”与李昌松一 样走上 文
坛的翻身农民，都先后发表过歌
册， 曾庆雍、吴阿六、李作辉、
杨昭科等等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潮州哥大册
曾出现一 次小小的热闹，广东人民
出版社陆续出版了《洪湖赤卫队》

《小二黑结婚》等歌册。但随着 “ 文
化大革命 ” 的横扫，很快就沉击了。
改革开放以 来，各种文艺→派繁荣。
但也许是不识字的人越来越少，或
者文化活动的种类越来越多，歌册
似乎被人遗忘了。

然而，深深植根于潮州文化沃
土中又 曾深 受潮州百姓喜爱 的歌
册，井不会消亡，仍然有人在痴情
地坚持写和唱。我认识的文人中，就
有一位陈锡权。

认识锡权是在上世纪80 年代
中期， 他那时在《羊城晚报》 上
发表小说。新 时期文学青年写小
说是再正常不过的， 没想到他的
处女作竟是一篇歌册， 这就不由
得我要刮目相看了。 尤其是此君

书而爱上文学，,f.!j，书若渴。但在
乡间，fJ;、借到一部小说是难于其
难， 而我的堂姑母喜欢歌册，却
可以在本乡 一 部又 一 部地借到。

我也一度在无小说可读的时候跑去
听她唱歌册。 那里除了她 的同寅
姐妹边绣花边昕她唱歌 之外，常
有邻居的婶姆也未听，往往昕得
忘了回家做饭。

没有小说的乡村为何有那么多
歌册？！桌来是有些人家嫁女， 会
在嫁妆 中加进 →两本歌册。吟诵
时又是在公开场合，所以 谁家有
什么歌册是很容易知道的。 家有
一部歌册，对解放前的底层百姓
来说，也算是 一 种荣耀。记得
“文革 ” 结束不久，我的同事小
王从潮州调往广州，把她母亲也接
去广州。 一次，我要去广州开会，小
王来电让我去她潮州老家为 她母亲
带件重要东西 去广州。她说的重要
东西，就是装在一只制作精巧的篮
盒中两部李万利书铺刻印的歌册。
王老太显然在广州耐不住寂寞， 要
歌册去解闷。这二部歌册是否王老
太当年的嫁妆我不清楚，但 她 “ 文
革” 中没作为 “ 四｜日 ” 烧毁而珍藏
至今则令人感动。

潮州歌册曾 一度是广大潮汕地
区底层百姓尤其是妇女 们的日常文
化盛宴， 就像现今的电视连续剧一

样受欢迎。潮州歌册既满足了基层
老百姓 的文化需求，也在一 定程度
上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。 他们中
不少人在歌册熏陶下爱上了文学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些人翻身了，成
了文化 的主人，不少人自己起笔来，
走上文坛，成了知名作家和 诗人。如
上文提到的我堂姑李映辉， 1952年
在《工农兵》 文艺月刊发表的第

篇作品《翻身妇女爱唱歌》 就
是潮州歌册。 她后来成了县文化
馆的干部，退休前是广东潮剧院

。

综
艺
时
空



能填一一于被视为高雅殿堂中 位列至

尊的古体诗词。

接触多了， 我才知道锡权早

就对潮州歌册情有独钟。 因 为 他

的母亲喜欢歌册， 年轻时候锡权

就在家中 的客厅昕母亲给绣花女工

诵读歌册。 他在散文 《潮韵萦

怀》中写了当时的情景：
“

但见

母亲手捧 一 本灰黄甚或残缺的歌

册， 全神贯注低吟找唱 ， 声调流

畅， 音韵怕人， 虽年过半百却嗓

子宏亮清润， 她唱得极其投入，

几近忘我境界。 昕众们均屏声静

气， 绝少 有噪声干扰……因为听

歌册影响绣花， 误了做饭的事时

常发生 ， 但 是她们难得有怨言，

坦然乐此不疲。 我有幸体昧到什

么叫艺术魅力。，，

陈锡权在业余创作 中，陆续写

了 一些短篇歌册， 他自感这是“ 小

儿科 ” ，少人问津并不奇怪，但他没

因此停步。在调进潮州市群众艺术

馆之后， 也许是“ 群众艺术
”

这个

定位，使他焕发出对创作歌册的巨

大热情。 十年的业余时间， 他共

创 作 歌 册十余篇（部）， 其中

《 人 物 风 流 史 如 歌 》 《百乌新

声》《百花争艳》被他称为
“ 三

部曲
”

， 是他心血的结晶。 这些

作品， 上舞台、 上电视 ， 走向群

众，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 由于他

深厚的古典诗词的功底和严谨认真

的写作态度， 这些作品从内容到

语言都明显有别于旧歌册， 尤其

是语言， 更具有新诗词的韵味，

也更规范化了， 因而受到 文友们

的赏识。 作家林汉秋写了《书儒

的 艺术和艺术的 滋濡》一 文， 给

予《人物风流史如歌》以颇高的

评价。 文章最后， 他说： “ 从 一

个艺术欣赏 者 的角度说， 我真的

很希望今后能多多 读到陈锡权及陈

锡权们诸如此类的书儒作品， 以

充实我们也许太过于 物化了的精神

生活， 让书儒 的潮州传统文化能

代代滋濡下去， 直到 永远……”

对于文友的希望， 陈锡权是

看重的 。 于 是， 《百马新声》

综艺时空GD

《电波情缘》《百花争艳》相继

问世。2006年底， 他更以 《潮

州八景新唱》的歌册参加广东省

第五届群众戏剧曲艺花会， 一举

夺得金奖。 “ 下里巴人” 登上了

大 雅之堂。

艺术的发展有赖于创 新，陈锡

权的歌册无疑是更文雅、更规范、更

简炼了，潮州俗 语、 “ 士谈 ” 以 及方

言特有的句式几乎不 见了，外地读

者 也绝 对 可 以 读懂了。但我忽然觉

得，潮州不识字的妇女却大概不会

很 懂了。 当然，现今不识字的人越

来越少了，我们大可不必像清代文

人那样为不识字的潮州百 姓费心

血。 只是， 通俗化、口语化 无疑是

刻本潮州歌册曾有的最鲜明特点和

突出优点。面向广大读者永远是作

家要牢记的 。我对陈锡权们的歌册

表示肯定的同时，也希望仍有以潮

州百姓的口语写成的歌册问世，风

格多样， 才能满足不同口昧的读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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